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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
2》）上映近两月，全球票房突破 150 亿

元。另一部中国动画电影 《昨日青空》制

片人、咕咚动漫创始人刘敏已经感知到动

画行业受到的影响。

几个去年待定的动画项目开始推进立

项；一些正在制作的项目被投资人追加资

金要求加快进度，确定于今年上映的动画

电影突然多了好几部；知名导演和演员开

始频繁拜访动画公司，探讨合作开发动画

项目。

就在去年，33 部国产动画电影的累

计票房只有 28.75亿元，较 2023年减少了

43%，几部曾被业内寄予厚望的动画电影

票房均未破亿。

过去几年，国产动画电影也不乏获得

票房佳绩的作品，短暂引发热潮后，又都

回归平静。刘敏期待 《哪吒 2》 能为动画

行业带来新的机遇。

“把村里最好的学生供出来”

《哪吒 2》 上映后的票房变化，刘敏

记得很清楚：首日近 5 亿，第三日破 10
亿，上映一周破 50 亿……截至目前是

153.47亿元。

刘敏同样记得自己监制的动画电影

《伞少女》的票房：首日 753 万元，次日 407
万元，第三日 174 万元……最终定格在

1911.2万元。

这部电影制作 5年，其中找投资花了

两年，来回换编剧写剧本花了一年半。其

间，团队中许多人离开。

比 《伞少女》晚一周上映的动画电影

《落凡尘》 同样制作 5 年，这部电影脱胎

于广州美术学院 13 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制

作的 6分钟动画短片。上映当天，一名从

最开始就参与制作的学生激动发帖：“家

人们，手搓核弹成功了！”这部电影在豆

瓣 网 获 得 7.8 的 高 评 分 ， 票 房 却 仅 有

3805.1万元。有媒体报道，首映日，导演

与制片人走进影厅，里面空无一人。放映

完毕，两人一同对着大银幕鞠了一躬。

最终，这两部电影与暑期档上映的其

他 11 部国产动画电影一同，拿到了 5.59
亿元的票房。

过去一年，动画行业有点难——几

位动画从业者都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起过。

据国家电影局官方统计数据，相较

于 2019 年，2024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缩水

了 200 多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降低

了近 7亿。

震雷动画负责人孙猛从 2015 年开始

为各大视频平台承制动画剧集项目，他明

显感到，最近两年，投入动画领域的资金

逐渐收缩，几大主要视频平台的动画项目

都在减少，提倡“降本增效”，给予动画

公司的制作费也在回落。

过去 10 年，孙猛制作了十几部动画

剧集，而在新冠疫情后制作的只有一部。

去年，因原本定好的项目突然腰斩，他在

创办公司 10年后，第一次办理贷款。

《哪吒 2》 上映前，他与同行聊天，

大家都非常希望 《哪吒 2》 能大火，“因

为好的作品能带动市场，从而带动投资、

带动产业发展”。此前，《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几

部动画电影获得票房佳绩后，都曾在短期

内引发全社会对中国动画的关注。

《哪 吒 2》 热 映 时 ，“138 家 公 司 、

4000 多人全力托举”的幕后故事一度登

上热搜。刘敏回忆，当时大家的确都是

不计成本地帮助。2023 年，收到 《哪吒

2》 的制作邀请时，刘敏派出了团队内最

好的导演，这位导演为此专门暂停了手

上的工作。她也知道一些公司为 《哪吒

2》 研发了新技术，而这些成本都没算进

制作费中。

这样的帮助在动画业内并非罕事，许

多作品背后都是各个团队互相扶持的成

果。“大家都会说同行是互相竞争的冤

家，可是动画行业这么多年走过来很不容

易。”刘敏说，“大家都很想努力‘把村里

最好的学生供出来’，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我们”。

一路走来

2006 年，孙猛初入行时，动画在中

国刚刚能称之为一项产业。

2001年，日本导演宫崎骏的《千与千

寻》 在日本获得 308亿日元（约合15亿元
人民币——记者注）票房时，中国几乎没

有设立动画专业的院校，全年生产的动画

片不足 50 部，在某些地方台播出的动画

节目中，几乎 90%以上都是海外动画片。

为了扶持动画产业， 2004 年，国家

广电总局印发 《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

业的若干意见》，通过税收优惠、限制进

口动画片份额、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对

国产动画进行了扶持，先后设立了 32 个

少儿电视频道和 4个动画频道。

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多所院校开始

设立动画专业，大量动画产业基地在各

地涌现，各地政府也出台了诸多扶持政

策，其中最普遍的便是按分钟数对动

画进行补贴。 2004 年，在推出鼓励政

策当年，国产动画产量就从 2000 年的

4000 分钟升至 2.18 万分钟，到 2011 年，

我国全年动画片产量已有 26.12 万分钟，

跃居世界第一。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以 《喜羊羊与

灰太狼》 为代表的儿童电视动画佳作。

2006 年，《铠甲勇士》《巴啦啦小魔仙》

系列的出品公司奥飞动漫，凭借 《火力少

年王》系列的热播，让其衍生产品“奥迪

双钻牌悠悠球”飞入全国青少年儿童手

中，玩具销售比重从 2005 年的 8.4%攀升

到 2006 年的 41.63%。2009 年，奥飞动漫

上市成功，成为中国首家上市动漫企业。

不过，政策推动国产动画快速兴起的

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情况

是，一批粗制滥造的低成本作品为骗取政

策补贴而出现。孙猛记得，当时他所在的

动画产业基地里，只有一家动画公司，

“楼下是网吧，楼上是广告公司”。

孙猛回忆，那时有的公司“在市场上

随便拉人，赶鸭子上架，买本动画书学

学，就开始做了”。更有甚者，用到手的

补贴投资，赚到钱后将补贴款“一还了

事”。2014年，随着各地政府减少补贴力

度，动画片产量下跌至不足 20万分钟。

那一时期，国产动画依然以儿童电视

动画为主，少数非儿童动画的创作者还是

处境艰难。随着 《哪吒 2》 上映，导演饺

子的早年经历也再次为人关注。 2006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的饺子，

辞去广告公司的工作，回到家里靠母亲

1000元退休金和一台旧电脑，闭关 3年独

自做出 16 分钟的动画短片 《打，打个大

西瓜》，成为后来光线传媒投资他制作

“哪吒”系列电影的契机。

饺子的经历是当时那一批独立动画人

的缩影。2000 年左右，Flash 动画制作软

件和互联网的结合，让非专业的普通人也

有机会制作动画，他们被称为“闪客”，

大多与饺子一样，靠一台电脑完成自己的

动画作品。譬如， 2016 年，以 5.73 亿元

票房成为现象级国产动画电影的 《大鱼海

棠》，原型只是导演 2004年做的一条 7分
钟 Flash短片。

刘敏对记者回忆起制作中国首部独立

制片的动画电影 《雨石》 的经历。 2003
年，她从物理专业休学，跟着动画培训班

的老师一起做电影。当时，大家“几乎样

样都不懂，样样都得自学”，白天上班上

课，晚上就缩在机房里做动画，“能坚持

一个礼拜的都很少”，最后只剩下 5 个

人。最忙的时候，大家睡在办公室走廊的

简易床上，每人轮流休息两三小时。就这

么干了 3 年，才把电影磨了出来。“所谓

独立制片，其实就是没有投资，纯靠个人

硬拼出来。”刘敏说。

2006 年，电影制作完成，发行又遇到

困难。当年电影院很少有数字院线，但刘敏

团队已拿不出几十万元再做胶片。最终，片

子只能在少数一两家影院放映，几乎没什

么人看过，更别谈收益。直到 2009 年，《雨

石》被央视六套收购，得以在电视上播放。

十几年后，刘敏在网络贴吧中看到有人回

忆起这部童年看过的电影，她才觉得“原来

它真的在人心中留下过印象”。

2008 年，刘敏创立咕咚动漫，继续

做原创动画。团队只有四五个人，每个人

都是“一专多能”“什么都得干”。找不到

投资，他们就承接别人的动画项目或者

“短平快”的广告片，靠“外包养原创”。

“做完后把利润分一分，觉得够活几个

月，这几个月就开始做原创，等钱快花完

的时候，再接一条广告片。”

与饺子类似， 2014 年光线传媒找到

刘敏改编热门漫画 《昨日青空》 的原因，

是漫画原作者在一穷二白不知怎么继续画

漫画的时候，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刘敏团队

艰苦做动画的资料，因为这份遥远的鼓

励，他将漫画坚持画了下去，并在有机会

进行动画改编时，点名找到了刘敏。

大约 2012 年，伴随互联网发展，孙

猛感受到一些资方开始密集关注到动画

行业。起初是互联网漫画平台，后来

是“资产更轻”的网络文学平台，它

们与互联网视频平台合作，共同开发 IP
改编动画项目，时至今日都是国产动画的

投资主力。

孙猛说，互联网平台虽然帮助国产动

画壮大了一批制作队伍，但由于它们是

“市场占领逻辑”，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用

户，“为流量和数据负责”，动画制作方很

难在其中拥有作品的主控权。

2015 年，孙猛参与的一个项目，前

期设计完成、画到第三集分镜时，收到平

台通知，原作漫画作者不愿配合平台修改

内容，被终止合作，但动画还得继续画下

去，只是不得使用原本的人物和故事。

孙猛突然从“改编”变“原创”，工

期从三个月一集变成了两周一集，每集还

需交平台层层审核。他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平台认为动画第一集比较平淡，“互联

网逻辑是第一集必须火爆”，于是要求孙

猛在开头加一段“枪战”。孙猛想破脑袋

也不明白故事原本的主题“麻将”和“枪

战”怎么关联，但迫于合约，只能硬着头

皮加上。

说服资方

2016 年，动画工作室摔跤社的创始

人蹇单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感觉动画市

场“一切向上”。因为此前的校园作品在

互联网备受好评，他决定创办动画工作

室，做原创动画。

2019 年，画枚动画负责人贾雪雯也

决定做原创动画。相较于漫画能在出版市

场占据 40%以上份额的日本，中国则“家

底偏薄”，动画制作上游适宜改编的文本

不足，当时国内具有改编潜力的漫画或网

文版权又几乎被几大视频平台垄断，贾雪

雯说自己“没得选择”。

做原创动画，最首要的难题，便是

如何说服投资方为一个未经市场验证的

故事埋单。

动画是重资产产品。贾雪雯计算，国

内一部每集 15分钟的 12集动画片，制作成

本通常为 1500万元，如果加上版权和宣发

费用等，成本可能高达 2000万元以上。

在科技将真人影视制作成本大幅降低

的今天，动画依然需靠人力和时间堆砌。

以二维动画为例，我们所看到的每一秒镜

头，都会在制作时被拆解为 24帧，填入 8
张、12 张或者 24 张原画，每一张都得靠

人力一笔一笔画成。宫崎骏导演的动画电

影 《起风了》中，一个主角在地震中穿梭

的镜头，4秒钟，吉卜力团队花了 1年零 3
个月完成。制作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时，吉卜力的作画速度约为一个月 1 分

钟，总片长 125分钟的电影，历时 7年完成。

一头是高成本的制作投入，一头是不

稳定的回报。目前，国产动画最主要的收

入来源依然是发行，比如卖给平台的播映

费用或是电影票房分成，但这部分收入往

往并不高。“国产动画的受众一直很少，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动画片就是给儿

童看的。”刘敏说。

对成熟的动画产业链而言，很大一部

分收入应来自后期授权环节，比如广告、

游戏、玩具等。在迪士尼的相关收入

中，几乎 70% 的收入都来自各类衍生

品。如今国内衍生品开发的产业链还在

发展阶段，只有头部动画相对而言有较

多机遇，对于未经市场检验的原创项

目，品牌很难给予信任。

画枚动画制作的原创动画 《白色闪

电》 上映前，也曾试图找品牌合作，“但

是没有市场数据，国内甚至没有同类作品

的数据作为参考”。最终，贾雪雯决定由

公司出资几十万元先制作衍生品，“我们

觉得亏了也可以，至少你下一次谈的时候

是有数据的，这件事总得有人先做”。

影响资本市场对动画投资意愿的原因

是综合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制作的

8年时间，有一半都用来筹钱，导演田晓

鹏几乎抵押了全部个人资产。出品人路伟

还曾在“朋友圈”众筹，称只要投入 10
万元，就可以在片尾署上出资人孩子的名

字。《大鱼海棠》 2009年完成了剧本和前

期筹备，因找不到投资搁置 4年，导演梁

旋一度想转做游戏公司赚钱。

有媒体曾报道，2015年，“哪吒”系

列的出品方光线传媒决定成立动画部门彩

条屋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加入，因为

大家都觉得国产动画品质不够好，又不赚

钱。与此同时，时任彩条屋总裁易巧翻遍了

整个行业，发现许多有才华的动画导演都

迫于生存压力放弃了动画，“只有那些特别

‘变态’的才能坚持下来”。

2016 年，蹇单创立动画工作室摔跤

社时，也曾接到一些平台邀约，希望他承

制平台的动画项目。蹇单拒绝了所有投

资，卖掉了父母在老家为他准备的婚房，

埋头做了一年半的原创动画短片，做到快

没钱时，有平台发起一项旨在扶持青年原

创动画人的项目，摔跤社因此得以开始制

作原创动画电影。

但孙猛表示，目前平台虽然依然愿意

投资小成本项目和头部项目，对于中腰部

项目的投资却在缩减。过去十几年，他也

有一些原创项目，但至今未能获得投资。

就算获得投资，时间和资金依然有

限，为了达成更好的制作效果，许多动画

人只能将人力压榨至极致。备受关注的动

画剧集 《雾山五行》，制作过程中很长一

段时间只有 3 名员工，导演林魂身兼编

剧、分镜、原画、动作设计等 16 个岗

位，主题曲都自己演唱。《大护法》 的导

演不思凡还兼任厨师，负责为团队做饭。

刘敏说，《伞少女》 制作的最后半

年，导演几乎完全住在公司，那年春节，

全体员工没人回家。“行业不够成熟时，

我们对什么是成功的作品没有标准，投入

产出比也无法估计。只能在现有条件下，

逼自己做到极限。”

2017 年，《大护法》 上映后备受好

评，导演不思凡却在采访中惭愧表示，自

己的作品粗糙得像个“贫民窟”，为了省

钱，他不得已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在电

影前半段刻意减少动感，让观众习惯静态

画面，这样后面的高潮部分，只要稍微多

一点动态，就会有比较强烈的对比。

作为制片人，贾雪雯曾因为资金和制

作周期，否定过内容团队对样片提出的修

改意见，造成当时很多主创无法理解，还

有人选择离职。

“但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就是比他

想的更艰难。”贾雪雯说。

工业的力量

做动画，不仅缺钱，也缺人。贾雪雯

公司的招聘信息常年挂在网上，但一直很

难招到合适的人才。

“人才是跟着待遇走的。”一位动画从

业者说。动画行业“压力大、待遇差”早

已不是新闻。如今刚入行一年的郑敏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在无锡一家承接

日本动画外包业务的公司工作时，平均每

月收入两千多元，无底薪，无社保，单

休。最忙的时候连着 9天无休，每天工作

近 10 小时。她住在几平方米的合租房

里，月租 750元，生活需靠父母支持。

就算在一线城市，动画从业者的起薪

通常也只有六七千元，如果进入游戏行

业，薪水则可以翻两番甚至三番。几位

受访者都表示，除了顶尖动画院校，大

多数动画专业的毕业生留在动画行业的

概率都不高。

“说难听点，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捡游

戏公司不要的人。”刘敏记得，新冠疫情

期间游戏行业快速发展，“北京许多动画

公司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才都流向了游

戏公司”。当时她去朋友公司坐电梯，都

能听见员工在聊游戏公司给他开了多少

钱，“ （是原来的） 3到 5倍是常态，十几

倍都有”。最夸张时，还有急需制作动画

教学片的线上教育团队堵在动画公司门口

发名片。

刘敏说，动画行业入职两年内的新人

流动率非常高，她身边许多动画公司的核

心人才也在流失。因为人才少，许多作品都

聚集了全行业有能力的团队制作。同时，她

明显感觉，相较前几年，近些年制作的电

影，参加的公司变多了，人员变少了。

孙猛认为，国产动画不缺好的想法，

但缺让好想法落地的产能。从 2014 年开

始，日本动画便以年产 400 部的速度生

产，“我们所看到的佳作是在这大量的作

品中筛选出来的”。这背后不仅是人才的

问题，更是工业体系的问题。

孙猛曾在某日本动画公司工作，负责

为公司发往中国的外包业务做“检查”。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伴随日本动

画产能的需求迅速增加，大量基础的动画

制作环节外包到中国，时至今日中国都是

日本动画的主要加工地之一。 2022 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无锡多家承制日本动画

外包业务的公司无法正常运转，导致日本

多部动画片延期播出。

孙猛见证过这些画稿是如何在中日两

地运转：早上 7点 30分，数十万张纸质画

稿会从日本“乘”专机出发，10 点左右

到达上海，再“乘”车分发至长三角不同

的动画公司。这些公司 24 小时三班轮

岗，会在第二天早上 7点前将所有任务呈

交， 10 点左右与下一批到达的画稿交

换。画这些画稿不需要多深的美术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时，一些完全外行的人士

经过短暂训练也可以很快上手。

“日本动画不是靠天才做出来的，真

正的产业基石是凡人。”孙猛说。日本动

画的工业体系已经可以将动画制作的环节

极度细分，每一级的任务都十分明确，反

馈也十分明确，下级只需依据上级指令执

行，直至在流水线的末端，外行人也能按

指令完成任务。

这当然也有弊端，但可以尽可能确保

稳定生产。孙猛曾参与制作一部日本动画

电影，在上映前 4天收到了最后一部分电

影制作任务，最让他惊讶的是，“这并非

意外，而是两个月前就确定好的计划”。

相较而言，他感觉国内的很多动画公

司还未统一薪酬待遇、技术指标、行业术

语等，各个职能之间的权责划分也不明

晰，导致很多时候协作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些年

国产动画行业的进步。2013年，《大鱼海

棠》 进入中期制作时，一度陷入招人困

境，转而和韩国团队合作。《哪吒 2》 也

曾试图寻找国外团队，却发现他们难以实

现需求，最终参与制作的 138 家公司、

4000多名制作人员全部为中国团队。

这让孙猛对 《哪吒 2》 给行业带来的

后续影响感到期待。他认为，早些年一些

动画作品的爆火，并非长期工业力量的体

现，“更像是中彩票”。但当工业力量积累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爆款作品将不再

是偶然，而是定期的必然。

传承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教授李智勇

说，国产动画虽有百年历史，但中间过程

并非延续的，而是断裂的。

2008年，饺子导演闷头 3年做出的动

画短片 《打，打个大西瓜》上线，片尾致

谢名单中，有一个名字是万籁鸣。

万籁鸣是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的创作

者。20 世纪 20 年代初，西方动画刚传入

中国不久，20 岁出头的万籁鸣看到后便

和 3个弟弟一起，在上海租金最便宜的地

段，租了一个 7平方米的亭子间，买了台

二手的法国老式木壳摄影机，自己改装成

放映机，着手研究做动画片。经过几百次

试验，我国第一部动画片 《舒振东华文打

字机》诞生。

1941 年，万籁鸣在抗日战争的战火

中，制作出动画长片 《铁扇公主》，仅比

迪士尼的动画长片 《白雪公主》 晚了一

年。1942 年，在孙猛去日本学动画的 66
年前，《铁扇公主》 在日本上映，场场爆

满，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当时只有 14
岁，被这部中国电影深深吸引，立下了从

事动画制作的志向。

1961年，手冢治虫成立动画公司虫制

作。第一次将动画片带到了电视上，建立了

日本动画工业化标准，其每周播放 30 分

钟，以多层制作外包应对紧迫的播出期限，

通过版权和周边产品获得收入的产业模

式，逐渐演化为日本动画工业体系，并影响

了一批如孙猛般的中国动画人。

同年，万籁鸣应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以下简称“上美影厂”） 要求开始制作

我国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长片 《大闹天

宫》。这部电影举国家之力，历经 4 年，

画了 7万张画稿，不仅在中国动画史上意

义深远，同时也影响了宫崎骏、高畑勋等

一批日本动画导演。

1980 年开始，以手冢治虫制作的

《铁臂阿童木》 为代表的进口动画进入中

国市场，上美影厂每年不足 5部动画的产

能逐渐无法抵御外来文化的攻势。 1984
年，当高畑勋和宫崎骏抱着学习心态拜访

上美影厂时，却发现厂里高层领导的关注

点在日本动画的商业运作模式上，这让他

们感到难过而失望。

1989 年，手冢治虫病逝，在遗作

《我的孙悟空》 中，表达了对万籁鸣的致

敬。同一时期，日本动画外包业务涌入

中国，以高薪水将大量动画人才引入日

本动画加工业，中国原生动画的传承由

此断裂。

李智勇比喻：“中国动画‘爷爷’和

‘孙子’都在，但是没有‘爸爸’，因为

‘爸爸’都转去做加工了。”直到 2000年后，

随着计算机网络发展，一批如饺子导演般

的独立动画人出现，带着行业继续往前走。

ANIMOON 动画工作室创始人风临

觉得，动画人就像“野草”一样，很难真

正被打击，“敌敌畏都杀不掉”。她认识一

位动画业的前辈，每次做完作品都因为太

辛苦、收益少而声称自己“以后再也不做

动画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

又开始攒新的动画项目。

孙猛刚去日本学动画时，和室友住在

两平方米的宿舍里。工作后，他拿 6.48万
日元的薪水 （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
5000元——记者注），交完房租、水电费

用后，他平均每天只剩下 700日元的生活

费，够买一个汉堡和一份牛肉盖饭。他有

同事只拿他一半的薪水，交完房租后所剩

无几，每日靠吃家里寄的大米生活。

当时，孙猛平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

时，公司里，每个人桌子下都有一个纸箱

子，画到困了，就把箱子拆开，钻进去睡

一会儿。孙猛的最长纪录是在公司画了 3
天，中间只睡了 4小时。

一部日剧中曾有一句形容动画人的经

典台词：“能够创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

的动画的人，就是那种在花田里奔跑的人

吗？怎么可能，他们是走火入魔地伏案工

作，呕心沥血地燃烧生命、创造作品的人。”

做动画 20 年来，孙猛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是在工作，并且一直对动画行业保持

乐观。至于未来究竟会如何，刘敏觉得：

“我们不是需要做什么，我们是需要决定

去做。”动画行业需要一部又一部的好作

品，无须一定像 《哪吒 2》 一样火爆，

“但至少要不亏本”“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

人踏实地进入这个行业”。

“当有一天大家不是因为‘哪吒’，只

是偶尔看到电影院放映的一部国漫就产生

兴趣时，可能才算真正抵达了我想要的那

个目标。”蹇单说。

中国动画在路上

2018年，动画电影《昨日青空》制作画面。

2025年3月 18日，摔跤社的原画师正在作画。

2015年，孙猛在日本工作时的办公室。

2025年5月6日，动画剧集《白色闪电》将于日本播映，图为其宣传海报。

2024年7月2日，动画电影《伞少女》交片日，墙上的倒计时显示“0”。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